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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争性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竞争意指双方或多方在规则限定下追求卓越、永争

第一的努力拼争，源自对日常生活中竞争现象的模仿。竞争性基础地位决定了体育的规则性和娱

乐性，并赋予体育道德规训、经济赢利、政治宣教的 3 种外在功能，从而提供了体育异化的可能

性，当辅之以某些外部条件时，体育就会异化。竞争性对体育具有全面性的影响，在体育诸多本

质属性中处于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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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veness is one of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port. Competition refers to the rivalry between two or 

more opponents for being excellent or No. 1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rules, originating from the imitation of phe-

nomena of competition in daily life. The fundamental status of competitiveness has decided the rule and entertain-

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 and given sport such 3 extrinsic functions as to discipline ethically, to profit economi-

cally and to promote politically, thus provided a possibility for sports dissimilation - sport will dissimilate when 

certain external conditions are furnished. Competitiveness has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sport, an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any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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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游戏，竞争性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竞

争是双方或多方在规则限定下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

努力拼争，对立或竞争既可能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也可以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而体

育竞争性的外在形式则完全来自于对人类实际的日常

生活中竞争现象的模仿，一个体育场就是一个小社会，

荣辱得失，兴衰成败每天都在上演。竞争性不仅在一

般意义上构成体育的内涵，并渗透辐射体育的外延，

更重要的是竞争性还对体育其他本质属性，如规则性

和娱乐性具有基础的决定影响，也赋予了体育在道德、

经济、政治等面向的功能，提供了体育异化的可能性。

因此，深入探究体育与竞争性的关系，对理解体育的

本质和人文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1  竞争性与规则性 
游戏和体育是有规则的活动。体育参与者的一切

行为都将遵循某些口口相传的非正式的或成文的正式

规则，这些规则不仅规定着游戏本身如何开始、如何

进行、如何结束，更限定了个人在游戏中的行为举止。

赫伊津哈[1]12 说：“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游

戏给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一种暂时、有局

限的完美。游戏要求一种绝对而至上的秩序。即使最

小的偏离也会‘糟蹋游戏’，剥夺其特征，使之失去一

切价值……实际上，规则一旦打破，整个的游戏世界

就崩溃了。”而 Suits[2]对游戏的定义则尤其强调了规则

对游戏的意义：“参加游戏就是从事一项只能利用特定

规则所允许的手段参与的具有特别事态的活动，在这

项活动中，参加者所能利用的手段或方法被各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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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此一限定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

保证这一活动能够进行。”显然，赫伊津哈与 Suits 都

认为，规则是游戏的前提和保证，规则使游戏成为游

戏，规则破碎，游戏将毁灭。 

体育规则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种是前提性

规则，体育是在以生产为目的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娱乐

性的非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中间的“插曲”和“暂

时断裂”，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专门创制一个时空情境，

因此，就需要前提规则来限定它的时间、地点和进行

方式；第二种是过程性规则，用于限定参与者的场上

言行，这里所探究的主要即是过程性规则。细察“规

则”和“竞争”的关系，不难得出，“规则”是附属于

“竞争”的，即因为有了竞争所以才需要规则。英文

“compete”(竞争)源于拉丁文 con petire，意为“to seek 

together”(一起追求)[3]73，多个个体或集体共同追求某

一相对稀缺的资源，必然会形成契约和规则，意在控

制行为和调节关系，否则，竞技场将可能沦落为“动

物世界”。梯利[4]说：“道德是个人利益冲突的产物……

如果人们在生活中毫无冲突的话，也就不需要任何道

德规范了。”体育规则的诞生过程与人类文明秩序的产

生过程的轨迹是一致的。中国先哲荀子对“礼”所做

出的理性解释，可谓一语道破“规则”本源：“礼起于

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

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

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

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先有“欲”而后有“礼”，

先有“竞争”然后有“规则”，而“礼”说到底就是一

系列日常的伦理规范，没有规则便不成其为社会，没

有规则也没有体育，体育伦理学就是伦理学。因此，

体育的竞争性对规则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  竞争性与娱乐性 
游戏和体育的人是快乐的，即它们是娱乐性活动。

赫伊津哈[1]9，21 说：“游戏也可能是多余的。只有在游戏

的乐趣成为紧迫的需要时，我们才需要游戏”、“和游

戏难分难解的欢乐不仅变为紧张的情绪，而且可以变

为兴高采烈的情绪。轻浮和狂喜就是游戏孪生的两

极。”也就是说，正是娱乐性使得人们沉醉于游戏，游

戏的目的是获得愉快的情绪体验。国际奥委会群体委

员会委员安东·吉辛克的一段精彩演讲深刻地揭示了

体育的娱乐性蕴涵和意义：“多年来，我们彼此互相告

诫，体育就是健康，它对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是有好处

的，对个人和社会也是有益处的。无论怎样，我们不

会强迫任何人参与体育运动，虽然我自己很赞同体育

的益处……我的理论是：娱乐是长期从事体育的基础。

我不是为健康而吃蔬菜，而是因为我喜欢吃蔬菜；我

的孩子不是为了健康而喝牛奶，而是因为他们爱喝牛

奶；我妻子和我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骑自行车，而是

因为我们喜欢骑自行车；我成功地成为一名杰出的运

动员，不是因为我重视体育教育，而是因为我喜欢深

入细致地进行训练；我教育学生不要只为了争头衔，

因为他们都能自觉地寻找他们的目标；他们不是因为

得到头衔而高兴，而是因为完全感受到快乐、寻找到

喜欢的运动。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入手，促进体育运动

发展。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娱乐要素。因为‘感受到

快乐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基础’。”[5]100-101 所以，“体

育与娱乐是天然共同体”[5]75，娱乐性是游戏和体育最

重要的本质属性，游戏和体育改造个体身心、转移社

会风气的文化价值主要根源于此，而这也正是作为身

体游戏的体育为万众推崇和痴迷的缘由。 

那么，体育的娱乐性到底从何而来，或者说体育

对大众的内在吸引力是什么，这仍要从竞争性中去寻

觅。二战时任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组组长的佛兰克·多

恩准将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对战争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

思考：“尽管战事浪费和不道德，但战事却经常是并且

还将是人们一生中所能遭遇到的一种最伟大的经历。

所谓和平的安静时期是那么平淡、枯燥、常规和重复。

战斗中的冲锋陷阵是那么激动人心，振奋精神。如果

说没有伤及皮肉的话就简直是一种乐趣了。当厌烦和

功业成为一个国家的苦恼时，人们就将寻找一些理由，

在一些地方，以某些办法来制造战争的借口。男人的

本性就是好斗，他爱战争就好像爱一个为诱惑他而付

出一切美丽的女人一样。正像他基本上憎恨和平时期

沉闷单调的生活那样……和平时期有像一块腥臭的湿

尿布或煮白菜那样令人厌恶的味道。”[6]在这位将军看

来，尽管战争最不道德也最残酷，但其推力却是隐藏

在人性中渴望竞争、追求刺激的需求。这段话也可以

解释那些激烈的身体对抗性体育项目的广泛传播和深

受推崇，例如足球、篮球、橄榄球、拳击等等。挪威

北极探险家、科学家南森于 1926 年一次关于“冒险”

的演讲中谈及人类对挑战的需要时说：“征服艰难险

阻、发现隐秘事物、穿越陌生区域(即未知世界)是我们

永远的渴求。渴望探索未知领域的动力深深扎根于人类

的心灵，正是它促动了第一位探险者进入新的领域，它

也许是我们那些最伟大的行动的主要推动力，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人类思想之翼的自由翱翔。”[7]在南森看来，

征服“陌生”的好奇心和渴望战胜困难的竞争心理深

植于人性深处，探险于此获得解释，登山、攀岩、冲

浪等其他与自然障碍竞斗的体育项目亦可由此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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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赫伊津哈[1]52，54 指出：“在群体游戏中，对立的成

分变成对抗的成分时，由于企盼结果而产生的紧张情

绪和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又说：“‘有风险’这句

话包含着游戏的本质。”可见，先有竞争，后有成败不

定的悬念和紧张刺激的心理体验。超然于单调、保守、

乏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以身体竞争的形式满足人们

对卓越和刺激的渴求是体育的内在吸引力，也是体育

娱乐性的源泉，并构成体育成为一种超越历史和民族

的文化活动的内在理据。体育作为虚拟化和形式化的

游戏性身体竞争，相比日常生活中或许伤及身体的战

争和决斗，以更安全的形式使人们在短时间内高强度、

高密度地享受刺激和追求卓越，体育的娱乐性孳乳于

此，这也是人们热衷体育竞赛的主要动因和体育的最

大魅力所在，郑也夫[8]在解释人们参与游戏的动机时就

认为游戏其实产生于对刺激和炫耀的追求。而观赏体

育竞赛实质则是观众对场上队员心理变化和体验的移

植与通感，即观众放佛就是自己在场上比赛，因而随

着比赛的起伏而心生波澜。体育是力量与智慧的竞争，

有竞争就有输赢、有成败，由此便产生了不确定性，

比赛过程的精彩纷呈，比赛结果的扑朔迷离，使得体

育不仅吸引了大量直接参与者，也让追求刺激的普罗

大众趋之若鹜，Fans 现象也蔚为壮观。社会学家戈夫

曼说：“仅只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足以完全吸引游戏者

投入游戏中……一个成功的游戏必须将被许可的展示

与结果的悬念结合起来。游戏给予游戏者机会去展示

那些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有价值的特性，例如灵巧、

力量、知识、智力、勇气和自控能力。”[9]因此，竞争

性提供了人们彼此竞斗力量与智慧、炫耀运动能力和

技巧的机缘，满足了人们对卓越和刺激的心理需求，

从而基础地决定了体育的娱乐性，进而对体育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 

 

3  竞争性与体育的功能 
功能是在具体情境下应人的需求而产生，事物的

属性内在地决定了其功能，但只有内在属性却不能使

所有功能全部表现出来，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有的

是显性的，有的则是隐性的，全赖具体的需要而定。

功能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也是变迁的，归根结

底是由事物的内在属性和外在环境所决定的。竞争性

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构成内在根据，而各种不同

的需要和文化背景则形成外在条件，同样的内在根据

与不同的外在条件相结合从而显现不同的功能，竞争

性先在地赋予了体育道德规训、经济赢利、政治宣教

的功能，而这 3 种功能也成为体育宿命性的蕴涵。 

1)道德规训。 

竞争就是人我冲突，竞争与规则相伴生，一如在

日常生活中，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成功者必须是一

个在循规蹈矩的前提下获致成功的人，那些靠违法越

轨取胜者则会被谴责并受到社会惩罚。体育道德精神

的核心是平等竞争与规则意识，赫伊津哈[1]56 指出：“游

戏的本质是遵守规则，也就是公平竞争。”Alex C 

Michalos[10]认为：“足球世界与日常世界有如下的区别：

(1)只要一队已射门得分，就必须将球权交给另一队，

这就给了另一队得分的机会。这不同于日常世界的贪

婪。(2)不同于日常世界中人们都去追逐别人的资财，

足球中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得比对方更多的分数。(3)足

球是在一个由裁判和观众注视下的开放环境中进行

的，越大的比赛越是被全面地监控，而在真实生活中，

越大的事件越是发生在桌子下面、关着的门后面、黑

暗的角落里。(4)在足球比赛中，个人或团体平等竞赛，

场外因素例如金钱并不能影响比赛。(5)足球比赛中很

难伪装和作假，影像技术的发展加强了这一事实，而

在日常世界中，伪装乃是一种生活之道。由此，足球

这一游戏与日常生活的游戏相比，具有非真实性和道

德优越性。”体育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体育展现了

在实际生活中所未曾完全实现的道德理想，具体而言，

即 3 个平等：在平等的前提和平等的规则下平等地参

与游戏。平等的前提指竞赛双方的基本情况、条件大

体一致，如性别、年龄、身高等，体育比赛中的分级

别就是典型例子；平等的规则即场上规则是在公正原

则下制定的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平等地游戏，主要

指裁判公正裁决。试想，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何曾

彻底实现过这 3 个平等原则呢。或许当今世界，惟有

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国家才能不分大小强弱完全平等

竞赛。里斯本小组认为，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单纯

依赖竞争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例如社

会公正、经济效益、政治民主等，应该订立“世界性

契约”，以共同协作和团结互助代替竞争霸权[11]。体育

是人类文明的早熟之果、理想之花，体育先进的伦理

价值和公正的制度文明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构建全球伦理的指针和样板，从而在很长时期内可以

成为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进步的灯塔。 

体育的道德精神落实到个体竞赛者方面，主要表

现为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和对手，将其与日常生活相

对应，即是遵守道德和法律、服从法律判决、尊重他

人，无疑地，这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基本公民素养极具

参考性和有效性。人们给予体育的道德面向高度评价，

加缪(Albert Camus)说：“我所学到的有关道德的一切，

都来自于体育。”[12]正如维加雷洛[13]54 所指出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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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一种道德观，从而赋予娱乐合法的身份。它改

变了运动的面貌，使其成为一种纯洁的理想计划。它

还创造了一种(精神)，一种竞赛和对抗的方式——人

人机遇平等，裁判严格公正，尊重对手，行为纯正。

体育一下变成了至高无上的运动，一下自立为榜样，

甚至去追求舍己利人的目标。”既然体育如此“纯洁”、

“至高无上”，那么体育场成为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另

一场域也便顺理成章。道德家以竞技场为现实生活外

的另一个规训处所，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认为竞技场可

以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所以道德戒律一以贯之，

Graham·Mcfee[14]就把体育称为“一个道德的实验室”。

孔子曾在礼射中教化人们习礼，子曰：“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15]宋之

大儒司马光高度评价传统游戏“投壶”的道德教育意

义，认为其能教人以“中正”，故而“可以治心，可以

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16]埃利亚斯研究了古今

体育在规则方面的重要差异后提出“体育化”这个新

词，意在强调体育的“文明进程”；肯尼思·席尔德在

《西方“文明化”进程中的拳击面面观》一文中对“体

育化”做了如下阐释：“埃利亚斯运用‘体育化’一词，

指的是一个进程。在此进程中，体育比赛的一整套规

则——包括为参赛各方提供公正、公平比赛取胜机会的

规则——日趋严格。这些规则更精细、更明晰，对不同

的比赛更有针对性，对比赛规则的执行遵守也监控得更

有效。此外，也是在此同一进程中，随着在比赛中高度

的激烈对抗与理性保护以免伤害两者之间平衡的建立，

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也达到了新的水准。”[17]埃氏的“体

育化”包括两个面向，一是规则的愈加细密和完善；

二是个体对规则的“内化”亦持续深入。显然，“体育

化”的过程类似于文明规范及其影响人心世道的历程，

而道德家对体育的道德规训主要就是利用体育规则对

竞技场上众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并培养内心的道德自

觉，由“他律”达致“自律”。因此，在体育中，个体

也即身体并非完全自由无忌，一系列不断发展完善的

游戏规则对个体和身体进行分解、解构和塑造、建构。

参与体育需要基本的身体技能，因之，前期准备性训

练也是体育活动必需的部分，此种训练即为分解和解

构，鲍尔德温[18]说：“体育馆是一种工厂，在这里，新

手的身体成为接受重组、刷新和重构的拳击机器。”竞

赛中参与者的循规蹈矩可谓塑造与建构，个人及其身

体的形态、姿势乃至情绪都深受各种规范的管控和影

响，体育比赛中亦存在着福柯[19]在医院、军营、工厂甚

至整个社会所发现的形塑和改造人体的“政治解剖学”

和“权力力学”，而孔子、司马光等道德的体育教育者

可以相应称之为“解剖者”与“施力者”。费斯克[20]说：

“狂欢节是体育运动的夸张形式”，反过来也可以说，

体育运动是被规训化的狂欢。 

2)经济赢利。 

体育的经济赢利功能，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体育本身具有“使用价值”；二是可以自由交换的市

场机制。如前所述，体育的“使用价值”也即体育的

内在吸引力在于其能够满足人们享受刺激和追求卓越

的心理需要，这主要是由竞争性决定的，因之，体育

项目的受欢迎程度和全球普及性与其竞争性的强弱是

成正相关的，直接身体对抗性项目比起隔网间接身体

对抗性项目更受欢迎，例如足球之于排球；而隔网间

接身体对抗性项目比之竞争性较弱、表现难美的打分

类项目则更为普及，如排球、羽毛球之于体操、跳水，

当然这只是基于目前全球化背景下体育项目的国际认

知度和受欢迎程度的一般观感，而受欢迎程度和普及

程度往往与商业价值正相对应。一旦某种事物为一定

数量的个体所需要和追求，那么在自由市场中，它就

具有了一定的商业开发价值，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

通过为需要者提供这一产品或服务而获取财富。于是，

体育的经济功能便产生了，职业体育的从业者无非就

是给观众提供一种享受激情与刺激的服务，而今奥运

会、世界杯所具有的经济魔力归根结底正是拜体育的

竞争性所赐。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施行计划经济体

制，任何非政府和私人性质的商业交易活动被主流意

识形态排斥和打压，体育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一部分，肩负着强身健体和为国争光的宏大使命，体

育从业者属于“事业人”；而随着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

济体制，加之国门打开，体育的商业化观念和形式方

才出现并迅速成长，至今，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更是

体育学术研究的焦点，愈来愈多的体育从业者也完成

了从“事业人”到“商业人”的华丽转身，客观上极

大地推动了体育的传播和普及。 

3)政治宣传。 

体育比赛中参与者之间的个体竞争容易使人联想

到他们所属的群体间的竞争，政治对体育的利用主要

看重了体育所表现的“力”的象征性。“超越极限，跨

越障碍，打破记录，赶超前辈，这种空间形象清晰可

辨，体现了战无不胜的前进步伐。在这方面，体育最

具有代表性”。[13]181 所以体育时常被赋予共同体之间的

“战争”意味，小到班级、学校之间的对抗赛，大到

国家间比赛，国际赛场上举行颁奖仪式时的升国旗、

奏国歌等形式则充分强化了体育竞争的族群区隔。冷

战中美苏两大阵营互相敌视，体育场也成了政治角力

的一个重要场域，国际体育竞赛与其说是两国运动员

身体技术的竞赛，不如说是他们所代表的两种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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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赢还是输也不仅仅是

个人的竞赛纪录和荣誉，更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谁更优越的问题，彼时的国际体育比赛可谓是两大阵

营“冷战”中短兵相接的“热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体育体

制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采取

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将这种

体育制度实行得最为彻底，短时间内竞技体育达到国

际先进水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式地尊奉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采取严格的政府计划的社会

管理模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迟滞甚至倒退，严重损

害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然任何一个政党都

必须获得其执政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甘阳[21]

指出：“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

家’这两大阵营的基本区别，实际就在于：后者主要

是靠经济成就(福利国家)来取得社会存续所必需的合

理性根据、合法性根据和动机支持根据，而前者则主

要是靠‘道德理想教育’(政治化的道德，道德化的政

治)来取得这些根据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靠经济成

长来巩固执政合理性和合法性，主要通过理想信念教

育来维持执政基础，而体育在其中起到了独特和重要

的宣传教育作用，James Riordan[22]认为，共产主义体

育模式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建立国家认同，对外则

可以获得国际认可和声望。社会主义国家重视高水平

竞技体育的内在逻辑有两点：一是在国际体育赛场上

取胜，尤其是击败西方发达国家，赢取奥运会金牌，

诸如此类的体育成就也是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以此

来强化民众的认同感，取得政权维系的合理根据；二

是既然能在竞技场上赢得金牌，那么，在其他“赛场”

(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上，同样可以夺魁，这样一

种对美好未来的默认和期许显然有助于教育民众信

赖、认可主导意识形态和政府。因此，具有特别的象

征意蕴和宣教价值的体育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特别

的关爱和重视，体育的这一特性仍然是由竞争性所引

发的对不同群体的区隔性和辨别性制约和决定的。事

实上，其他一些国际竞争性赛事也有类似的由此及彼

的象征性，只不过其国际影响力不及体育而受重视程

度也相应较低而已。 

 

4  竞争性与体育的异化 
马克思[23]82-91 认为劳动本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

此是生活的乐趣”，然而在私有制的生产体系下，劳动

成为工人为了维持肉体生存而被迫的强制性选择，从

而成为外在于生命的活动，“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

反对他自身的活动”，此时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

而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是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异化劳动”则把“自我活动、

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活动变成维持人

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可见，异化就是异己和外化，一

个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主体反被附属于它或者由它

产生的物体所分割、支配、敌对的现象即异化。将马

克思的异化理论引入体育研究，人作为独立主体，体

育为其创造的物体，当体育独立于人并支配人甚至伤

害人的时候，即可称之为“异化体育”。作为游戏的体

育是自由自愿的以身心娱乐为目的的生命活动，非直

接生产性和以自身为目的的过程取向使得它远离日常

生活的食色需求，因此表现出感性和随性的特点，显

然，体育与马克思认为的理想劳动一样，皆是“自由

的生命表现”。然而，在“异化体育”的情境下，体育

与其“应然”的致力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宗旨乖舛，

甚至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如前文所述，竞争性赋予体

育道德规训、经济赢利、政治宣教 3 种外在于原初旨

趣的功能，当人们将这 3 种功能置于体育本体性的原

初功能和宗旨之上时，体育则必然沦为实现体育之外

的目的、满足体育之外的需求的工具和手段，彼时体

育的异化和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体育参与者的异

化和边缘化。因之，竞争性对体育的异化所扮演的角

色不宜简单化约为直接责任者，但也并非完全无关涉，

可以说竞争性为体育异化提供的可能性与一定的外部

条件(如主导者实用主义的体育价值观)相结合促成了

体育异化的现实性。 

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24]的社会，道德礼法无

时无处不在引导规范着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生活，游

戏和体育自是不能例外，程大力[16]研究了传统体育中

的道德化倾向后指出：“我们把伦理化作为中国传统体

育的一大特征强调提出……是因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伦

理化倾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是伦理思想影响

着体育，能使竞技者建立良好的竞技道德，能提高竞

技者的心理素质等等，而是体育甚至已被作为一种培

养人遵从礼仪、修身养性，培育高尚道德情操的手段，

在被施行或被提倡。”将体育作为一种道德训教的手

段，甚至将体育的价值主要归之于此，体育实际上已

被“工具化”，丧失自性而只是为他人做嫁衣，那么，

仅只作为道德教育手段的体育并非唯一，也便是随时

可以被取代和丢弃的，此即为体育的异化：“自我活动

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

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

归异己的力量、异己的人所有。”[23]98 埃利亚斯对体育

规则的古今比较研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规则对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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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及其参与者的重要影响与意义，行为先于规则，

任何规则都是为限制而来，因此规则极有可能牵制和

拘束参与者，而当这种牵制和拘束超过本该的必要而

走向过度时，审视并检讨规则对体育的影响就成为事

关体育解放身体、追求自由的核心人文价值是否全面

铺展践履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晚近体育及其组织商业

化以来，国际体育组织制定体育规则所要考量的早已

不仅仅是大众的道德观感，还有或许更为紧要的商业

利益，那么此时的规则对体育本身的影响也就愈加复

杂，从而愈加需要审慎对待。显然，此方面的研究还

不充分，但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记取尼采这句片面却极

深刻的警句：“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25]惟

利是图的商业逻辑对体育人文价值的侵蚀众所周知，

2010 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当素来以华丽的脚法

和流畅的进攻著称的荷兰队在主教练范马尔韦克带领

下，采取相对保守但却失去传统的战术赢得比赛时，

荷兰足球记者抨击球队的足球不好看，太功利，对于

这样的观点，范马尔韦克毫不客气的给予回击：“这是

世界杯的比赛，不是游戏，是比赛，赢得比赛，比踢

漂亮的足球更重要。巴萨踢的好看，但他们在欧冠比

赛输给了国米，西班牙队也输给了瑞士队。”[26]在沉重

的荣誉和巨额的奖金压力下，游戏“不再是游戏”，过

程不再重要，在比分上比对手多那么一两点才更值得

追求，国际足球一直以来关于“漂亮足球”还是“丑

陋足球”的争论本质上是娱乐、游戏和实用、功利的

冲突。前东德为了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高度重

视竞技体育，竟由政府机构组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

最终虽然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在

政治操弄的虚华成就下面，却是体育精神的荡然无存

和对运动员身心的极大损害，体育工具化、政治化的

害处无过于此，“举国体制”下服用兴奋剂的国家行为

书写了体育史上的耻辱一页[27]。中国前国家田径队总

教练黄健深对跳高名将朱建华成名后的生活说过这样

一段话：“一九八四年，朱建华再破世界纪录，他成为

中国体育界头号新闻人物，许多报刊都把他这一跳视

为‘中华崛起’的象征。你非让一个二十岁的小青年

背上‘中华’的重任，把跳高同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

起来，他精神上增加的只能是负担……随着朱建华走

向巅峰，许多事情都分散着他的精力，一个又一个单

位来请朱建华去做‘振兴中华’之类的报告。他文化

水平不高，他没有人们希望得到的深刻思想，这实在

难为他了……我常想，马拉多纳名气那么大，他只是

一心一意地踢球，没有人让他去承担崛起阿根廷的义

务，我们何必让运动员活得那么累呢？”[28]朱建华的

遭遇或许也正是众多中国著名运动员曾经或正在经历

的，在一个贫弱已久的民族国家，国强民富自然是全

国一致的期盼，体育的拼搏、勇敢等等奋斗精神，运

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夺冠时“升国旗、奏国歌”的扬眉

吐气，这些体育现象的象征意义显然可以满足人们的

爱国情感需求。然而，任何对体育的看重和关爱，都

不应忘记对体育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因

为体育本身就是为人的身心和谐而存在并发展的，事

实上，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煌煌重任都是体育所不

能承受之重。 

体育的竞争性赋予体育在道德、经济、政治 3 个

方面的实用性和“工具化”的内在可能性，当辅之以

适当的条件，就可能滑向异化，从而根本上改变体育

原初的文化功能，体育未能带来自由、愉悦与健康，

反而给人以束缚、痛苦和伤害，也就是说本是“解毒

剂”却被毒化，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小姐的身子

却做了丫鬟，菜刀未被用来切菜却用来杀人，都非其

本意，这是无论体育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者都需认

真关注和肃慎对待的大问题，它关涉体育还是不是体

育的中心命题。美国心理学家 Mihaly Csikszentmiha-

lyi[3]71 将人在生活和休闲活动中获得的一种“最佳体

验”名之为“畅爽”，畅爽体验是一种心理感觉，“在

一个有明确目标、有规则约束，并且能够让人清楚地

知道如何做得更好的行为系统中，当一个人的技能足

以充分应对随时到来的挑战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此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无暇顾及与此无关的事，也

不会担忧别的问题。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也模糊了。

能产生这种体验的活动是如此地让人陶醉，以至于人

们自愿去做这件事，只是因为它本身，而非其他外部

理由，他们也不考虑做这件事会得到什么，甚至有困

难、有危险也不在乎。”由此可见，将体育用作手段，

带着体育本身之外的目的去从事体育时，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若有所思、忧心忡忡、缩手缩脚、身体僵硬的

游戏者，身心并未全部投入体育活动中，充其量也只

是半个游戏者，自然也不会在体育中获得“最佳体验”

的畅爽感觉，甚至是相反的消极情绪体验，这对体育

和游戏者双方都是无益的双输情态。体育的宗旨是服

务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因此，对体育最好的“实用

主义”和“功利”就是让体育是体育，游戏是游戏，

如何在体育中享受畅爽体验才是体育效能最大化的关

键，也是每个游戏者应该全力追求的。 

 

竞争是体育的外在表现形式，源自对日常生活中

竞争现象的模仿，体育的各种规则也便是体育场上的

“道德”和“法律”；竞争性为人们追求卓越和享受刺

激创设了虚拟的争斗情境，体育的娱乐性正是孳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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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此，竞争性赋予体育道德规训和经济赢利的功

能，竞争性所带来的胜败优劣的区隔性使得体育被政

治集团用来宣示实力和教育国民。在此基础上，竞争

性提供了体育异化的可能性，而当我们抱持实用主义

的体育观将这 3 种外在功能视为体育的究竟价值时，

体育将走向实质的异化，背离原初致力于人身心和谐

发展的宗旨而走向其反面。可见，竞争性对体育具有

全局性的意义和影响，也因此在体育诸多本质属性中

处于显要和关键的位置，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

中，我们都应给予其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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